
其中 ， “文物大使计划 ” 一直

延续至今 ， 已有十余年的历

史 ， 并成立了专门的文物大

使协会 。 该 “计划 ”主要面向

13 -45周 岁 的 澳 门 青 年 ，通

过培训课程 、 导游实践及参

观交流等活动 ， 增加澳门青

年对澳门历史及文化遗产的

认识 ，开拓视野 ，并培养独立

处事及组织领导等能力 。 参

与者经过面试 、理论课程 、笔

试 、 口试及文物导赏等环节 ，

才能成为“澳门文物大使”。 文

物大使们主要负责接待中学

师生参观澳门重要的文物建

筑 ，仅 2001年下半年 ，他们的

接待人数就超过了 1430人次

（陈泽成 ，2008）。 基于品牌项

目的影响力和持续力 ，澳门的

文化遗产保护在青年群体中

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拥趸 。 此

外 ， 博物馆也是连接文化遗

产和公众的重要纽带 。 澳门

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可以追溯

到 1960 年 的 “ 贾 梅 士 博 物

馆 ” ， 以收藏中国陶瓷器和

西方油画为主 。 目前澳门共

有 20余家博物馆 ，以公立博

物 馆 为 主 ， 民 办 博 物 馆 为

辅 。 除综合类的澳门博物馆

外 ，大 赛 车 博 物 馆 、葡 萄 酒

博物馆 、海事博物馆等专题

博物馆也各具特点 ，其中有

不 少 都 落 址 在 历 史 保 护 建

筑之中 ，它们的陈列往往系

统 记 录 了 这 一 领 域 在 澳 门

的变迁史 ，并通过博物馆的

社 会 教 育 活 动 和 各 类 文 化

产 品 将 相 关 信 息 向 更 广 泛

人群输出 。

其四 ，强化 “跨界合作 ”，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化

发展。 澳门的许多人文景点分

布较为分散 ，导致景点的人流

量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 。 2000

年底 ，澳门文化局推出步行游

览澳门的三条线路，将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与旅游业相结合 。

包括：第一条，从澳门半岛中部

的议事亭前地到卢廉若公园 ，

游人从古城内走向古城外 ，以

此认识澳门市中心；第二条，从

望厦山到东望洋山教堂， 经过

早 期 两 个 重 要 的 华 人 村

落———望厦村和龙田村 ，主要

游历华人寺庙 ；第三条 ，从南

端的妈阁庙 ，到大炮台 、澳门

博物馆 ，游览葡人的早期居留

地 。政府希望通过线路引导使

更多的澳门文化遗产被公众

所了解 。 除 “文旅结合 ”之外 ，

也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与更多领域的跨界合作 。近

年来 ，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

下 ，澳门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

研究与实践已陆续展开 ，特区

政府专门成立了 “文化产业委

员会”，制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规划。 只是目前文化创意产

业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还较

为有限， 所开发的文化衍生品

存在创意与特色不足， 文化阐

释力薄弱等问题， 尚未充分利

用文创优势让澳门文化遗产的

故事深入人心。此外，文化遗产

保护的数字化转向也是特区政

府关注的重点之一， 期冀借力

信息科技， 做到澳门文化遗产

的全信息保存 、展示 ，以及更

有效的利用。

斯宾格勒说过 :“将一个城

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

是它的范围和尺度 , 而是它与

生俱来的城市精神 。 ”厚重而

独特的文化遗产是400多年澳

门社会包容 、凝聚的见证者和

记录者。 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

既要谋求更强劲的内生动能 ，

也要依托更广阔的外在驱动 ，

让澳门的城市精神与历史文

化不至湮没于历史 ，而是焕发

出永久的活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

海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课题“上

海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

创新研究”（2019ETQ002） 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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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车博物馆

孟森 （1869—1937）， 字莼

孙，号心史，常州府武进县（今常

州市区）人，中国现代清史学科

奠基人。 早年受聘于上海南洋公

学任教，旋至译学馆主持翻译事

务。 1902 年在广西边务督办郑

孝胥署中任幕僚，为郑孝胥所赏

识， 资送去东京政法大学学习，

译有日本维新后的政法类书籍，

并撰写多篇法政论文。回国后主

编《东方杂志》，武昌起义后，为

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

京起草宣言。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后，任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执行

书记。 1913年 4月，当选为国会

参议员。 晚年离开政治，任教于

北京大学， 致力于史学研究，尤

以清史为学林所称道。

《朝鲜王朝实录》（中国、日本

学界早年称为《李朝实录》）记载

了由朝鲜王朝（李氏朝鲜）始祖

太祖到哲宗的 25 代 472 年

（1392 年—1863）间历史事实的

年月日顺编年体汉文记录；若连

最后两任君主的实录也包括在

内 ， 则包含总共 27 代 519 年

（1392—1910）， 共 1893 卷，888

册，总共约 6400万字。

孟森与 《朝鲜王朝实录》又

有什么独特联系呢？ 孟森的幼

年、青年时期是接受清王朝统治

下的教育。清王朝趁明廷被农民

起义军推翻，收买吴三桂，联合

击溃李自成而入主中原。清廷统

治早期对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惨

无人道的屠杀政策，例如“扬州

十日”、“嘉定三屠”，但是这一切

都被清廷的官书讳言，包括记载

清朝的早期建州女真历史的书，

在清朝都是禁书。

晚清以来，清廷政治统治松

动，加之国门打开，大批中国士

人留学海外， 国内也逐渐能接

触到很多清廷严禁的书籍，比如

《扬州十日记》等，都引起了国内

外历史研究者的兴趣。 《朝鲜王

朝实录》恰好是离中国最近的朝

贡国朝鲜国的史书，朝鲜王朝贯

穿明清两代，加之处于东北亚核

心地带，对于满清先世史以及很

多明清宫闱秘闻有着独到的记

载。 自然就引起了孟森的兴趣，

他晚年一直致力于清史研究，这

些邻国实录都是不可多得的一

手资料。

1910 年， 日本强力吞并朝

鲜后，开始在朝鲜施行一系列殖

民统治。日本对朝鲜半岛文化也

开始了同化措施，原本藏之金匮

的朝鲜实录也被有计划地送给

日本各大学，并进行影印出版公

开。 京城帝国大学（现韩国首尔

大学） 法文学部于 1929年开始

筹划影印《朝鲜王朝实录》，改名

《李朝实录》，1930 年开始影印，

1932年完成，共印三十部。 当时

位于北平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

有一部。年轻的清华大学历史系

学生吴晗也在研究建州女真史。

住在北平文津街上的人，经常看

到孟森和吴晗这一老一少出入

北平图书馆，而且风雨无阻（戴文

葆：《月是故乡明》，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

社，1998年，第 68页）。孟森与吴晗要

阅读和摘抄其中有关部分，晨昏

晴阴，持续不辍，这需要有多大的

毅力啊!

吴晗特别重视《李朝实录》，

他说：“这些史料大部分是朝鲜

使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区的工作

报告，很具体，很可靠，对研究明

朝历史，特别是研究建州历史有

极大帮助。 ”吴晗发愿把这部书

里有关中国的史料都抄录下来，

后来中华书局把这些吴晗摘抄的

实录笔记本以《李朝实录中的中国

史料》为题，辑录成八大册，待到

1980年代出版。 后孟森先生摘抄

《朝鲜王朝实录》也编撰成《明元清

系通纪》出版，这是中国历史学界

的一段佳话。

孟森当年阅读朝鲜实录的

日历现在也已经刊行，我们可以

一睹他当年阅读朝鲜实录的工

作情况。 孟森以《朝鲜实录检查

日历》（收录《孟森遗稿槀刊》，中华书局，

2014年）来命名他的工作册子，从

页下可以看出“北平特别市公立

第四中学”竖排格纸。 孟森在封

面写道：“朝鲜实录中凡称倭贼

之处，日本人并不为忌讳，有所

毁改，其意识远胜清代，殆时代

为之。 ”表现对日本重印朝鲜实

录并不改窜史料的尊重，当时日

本史学界以兰克为师，服膺科学

史料观，大规模刊布史料，这一

点也不稀见。

《朝鲜实录检查日历》从孟森

阅读 《朝鲜世宗实录》 二十一年

（明正统十年，1439） 二月庚辰条

开始记录， 到朝鲜英宗三十九年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结束，包

括了明清易代的全部历史， 跨度

长达 324年。每阅读完某日实录，

如果有参考价值， 孟森在该日的

底下画三角标记。 每次开始新的

年份的实录阅读时， 孟森也标上

中国年号纪年。

孟森在 《朝鲜实录检查日

历》某些日期记录的旁边也会附

上批语，内容或是该日重要事情

的摘录，或是明廷或者清廷对该

日的记载与朝鲜相异处，孟森还

会把前后几日的大事简编记录

下来，方便以后查询。 孟森对于

先清时代女真史特别关注，如他

在宣祖二十年十一月乙亥记下：

“李成梁助太祖声势”，天启元年

九月丁未记：“名太宗为洪太主

即所谓皇太极也”， 这些在清朝

时隐晦而敏感的话题，估计孟森

也感到惊讶。

孟森不但关心 《朝鲜王朝实

录》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看到朝鲜

国内的政治，也会随手写下批语，

例如他在明宗二年九月乙亥日写

道：“其时外戚专权……摧残大

臣，实录所载皆此类比”。 朝鲜明

宗即位时方十二岁， 由文定王后

垂帘听政。嘉靖七年（1528），勋旧

派元老南衮死后， 勋旧派势力便

一蹶不振。到明宗即位时，朝中已

经是士林派的天下。 其时士林派

分为两派， 以尹任为首的大尹派

和以尹元衡为首的小尹派， 两派

之间斗争激烈， 不亚于当年士林

和勋旧之争。孟森看到《朝鲜王朝

实录》 记载， 有感而发写下了这

条， 可见孟森之历史关怀不仅限

于国内。

孟森与吴晗作为中国最早

使用并利用 《朝鲜王朝实录》的

学者，他们在明清史研究上的贡

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利用域外

文献实录，对中国国内的记载进

行校正和研究，无疑走在了明清

史研究的最前列。 《朝鲜王朝实

录》现在被多个国家出版，韩文

本、英文本接踵而至，甚至还有

网络全文检索版， 今日学者使

用起来大为方便。 但我们不能

忘记孟森写作《明元清系通纪》

的艰辛， 孟森继承清代史家以

国史 （包含档案）取详年月 ，野

史（中国与域外的 ）取详是非 ，

家史取详官历， 以野史家乘补

档案之不足， 最后在中韩两国

实录之间对校，探寻历史真相。

孟森治史的精神必将为后世所

铭记，为世人所敬仰。

◇学人在读

孟森怎样读《朝鲜王朝实录》

余辉


